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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的疏离叙事

王羽青，林芷馨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３６３０００）

摘　要：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以碎片式书写策略拼贴出二战后完整的法国史并多维度呈现了普通个体日常
片段与生活困境，展现了阶层跨越者复杂的心路历程，检视了当代人无法逃避的自我疏离、家庭疏离与时代疏离。疏离

叙事视角不仅可以延拓《悠悠岁月》的阐释空间并发掘其审美价值，而且能揭示埃尔诺作品幽微的社会观照与厚重的人

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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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ＡｎｎｉｅＥｒｎａｕｘ，１９４０— ）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是：
“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纵观埃尔诺的创作，《空衣橱》

（ＬｅｓＡｒｍｏｉｒｅｓＶｉｄｅｓ，１９７４）、《位置》（ＬａＰｌａｃｅ，１９８３）、《一个女人》（ＵｎｅＦｅｍｍｅ，１９８７）和《耻辱》（Ｌａ
ｈｏｎｔｅ，１９９７）等作品都从不同视角聚焦了下层个体的生存状态，鞭笞了法国社会对弱势群体和普通女性
权利的漠视。其扛鼎之作《悠悠岁月》（ＬｅｓＡｎｎéｅｓ，２００８）更是以个体经验指涉集体感受，“描述长时段
的个人外部经验，堪称‘集体自传’”①。这部作品的译者吴岳添指出，《悠悠岁月》“不仅呈现了回忆的

‘个体性’，更多的是回忆的‘集体性’。小说写的是埃尔诺的经历，但更多的是写了法国女性的命运，她

的回忆是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女性的集体回忆”②。国内外多位学者关注到《悠悠岁月》的独特价值，已

从“疾病和老年体验”③“集体性”④“自我书写”⑤“社会指涉”⑥等维度对作品展开深入研究。杨金才指

出，“只有通过多角度研究才能把握其（文学作品）思想内涵与主题意蕴”⑦。现有研究对理解埃尔诺及

其作品大有裨益，但对这部作品中贯穿的疏离与隔阂缺乏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在现代社会，疏离现象

层出不穷，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何摆脱自我认同危机，跨越人际联结

困境，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社会衍变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本文以《悠悠岁月》采用的碎片

化叙事手法为切入点，通过细读作品的具体内容，从自我疏离、家庭疏离和时代疏离维度研究其字里行

间透露出的疏离感，分析疏离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表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结构的精神风貌和价值

诉求，“从人类文化文明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使命担当的哲学高度”审视作品⑧，以此唤起社会对疏离现象

的关注，凸显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拓展文学阐释空间，促进文学研究与社会关切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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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同危机与自我疏离

自我疏离主要指个体偏离或丧失对自我本真的客观认知，部分或完全放弃自我主体性并接受了随

波逐流的生活方式，致使个体时常出现孤立无助的心理状态，丧失对生活、工作的目标感，缺乏对生命意

义的真切感悟。埃尔诺出身于社会底层，她坦诚“我也在苦难中成长”，她的爸妈虽然有一家小店，“很

明显的是，他们属于小中产阶级，不过他们完全是在半无产阶级、半农民这边的”①，直至后来她才“通过

上学从被统治者的世界过渡到统治者的世界”②。经历阶层跨越的埃尔诺踏入了新的圈子，但依然存留

着旧阶层的观念，这种无法完全融入任何阶层的感觉让她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基于需求层次理论，

生活物资匮乏时，“大众关注物质上的贫困远比关注个人情感上的失落更迫切”③。因生存状态不同，生

活艰辛的无产阶级与生活富足的资产阶级间横亘着巨大的消费观、人生观、交友观的差异。这种情况

下，个体在徘徊于两个阶级或两个阶层之间时就会不自觉地产生自我认知混乱及疏离感。青年时期的

埃尔诺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大学，遇到许多家境优渥的大学同学，她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也无法理解

纸醉金迷的舞会，她写道：“和她们交往过于频繁，陪她们参加家庭舞会，她觉得有损于自己的名誉。”④

埃尔诺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与其他同学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几乎格格不入，她处于近乎完全孤立的状态。

然而，“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感到完全孤独与孤立会导致精神崩溃……一个在

物质意义上与世隔绝多年的个人可能在观念、价值或至少在社会模式上与外界相连，这些东西给他一种

共同感和‘归属’感”⑤。虽然埃尔诺秉承的观念使她进入自我隔绝的状态，但个体需要与社会其他成员

建立某种联系。此时的埃尔诺在坚守原来立场与融入现临社会的思想斗争中，观念发生了显而易见的

动摇，自我疏离感也逐渐开始蔓延。“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我们的观

众。”⑥因调整方向与自我认知会存在偏差，尤其当两者间存在较大差异时，调整过程也会衍生出或强或

弱的自我疏离感。埃尔诺身处新的学校环境下，需要与其他阶层的同学共同参加社交活动，她尝试与这

个新群体产生联结，但“她感到自己和她们不是一类人，而是更强大和更孤独”⑦。因埃尔诺被强烈的自

我疏离感包围，她无法感知内心深处的主体性，也对社交活动兴趣索然。需要注意的是，埃尔诺在作品

中以碎片式的写作方式呈现出“她”的感受，用后现代主义敞开式的表现手法模糊作家创作“意图”，为

读者提供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在后现代主义小说里，“文本的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游戏。任何文本都

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它依存于别的文本（与它们的区别和联系），特别依赖于读者的解读，是读者的解

读使这种符号组合获得了某种意义”⑧。埃尔诺运用碎片化叙事方式书写了她进入新阶层后内心的微

妙变化，让读者自行连缀叙述碎片并感受她那份看似无足轻重但沉重无比的自我疏离感。

阶层跨越者实现目标后通常会遇到类似“文化震荡”一样的不适应感，他们亟待化解社会地位上升

和物质条件丰富之后的角色转变问题和心理适应问题，这也是埃尔诺在融入新阶层后所面对的最迫切

挑战。埃尔诺曾回忆说，上大学后“我处在我出身的家庭和学校之间，感觉非常撕裂”⑨。埃尔诺在实现

阶层跨越后，需要在全新的社会阶层面对完全不熟悉的多重角色，她既想融入新生活，又感觉这种融入

是对“原生阶层”的背叛。埃尔诺无法回避现实处境，只能接受现实并让自己尽快融入新阶层，这个过

程中她内心的应然自我与实然自我之间产生严重的对立，不适应感引发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她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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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了她从前的目标，除了在物质享受方面的进展之外什么都不是了。”①此时的埃尔诺经过数年的辛

苦努力，成功变为她原来无法触及的资产阶级中的一员，但由此导致的自我疏离感却愈发强烈。伊瑟尔

曾言：“文学文本并不与偶然发生的现实产生关联，而是与各种系统联系起来，通过这些系统，现实中的

各种偶然事件和复杂情况被整理归纳为有意义的结构。”②埃尔诺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编织成一个意义网

络，让读者得以通过阅读进行意义构建。这个网络显示，埃尔诺原有的目标建立在她对旧有价值观的认

同之上，她以前的社会圈子相对固定，不会让她产生不稳定或者自我怀疑，但时空的变幻让她生发出异

样且无法言说的不适应感。“由于人失去他在封闭社会里的固定位置，所以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

其结果便是他对自己及生活的目标产生怀疑。”③如作品所示，埃尔诺以零散化、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叙

事方式呈现了她跨越阶层后的生活状态。埃尔诺在新的人生阶段既是妻子又是母亲，还要兼顾自己的

工作和爱好，不得不肩负起多重社会角色。因众多角色往往会“导致职业女性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家

庭平衡困境”④。多重角色让埃尔诺身心俱疲，加之她先前的不稳定感和自我怀疑未能得到适当调节，

她的自我与本我相脱离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导致她进入无法摆脱的自我疏离状态，碎片化的、不突出感

情色彩的文字将文本微妙复杂的疏离状态更为透彻地展现出来。

富足的物质可以让人过上相对惬意的生活，但对物质的过度迷恋也会削弱主体的自我意志，并不断

加剧自我疏离感。埃尔诺感受到，她的自我停留在过去的某个时刻，那是她艰苦但充实、饱含幸福感的

学生时期。跨越阶层后的埃尔诺虽然生活安定，所用之物充裕，但她所处的却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我

们对生命的感受日益呈现机械化趋势，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生产物品，并在崇拜物品的过程中，我们把自

己也转化成了商品”⑤。因精神世界的空虚感无法被填补，埃尔诺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日渐迷失了自

我，她惰性滋生、自我意志被削弱，她无法平衡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失去了自我实现的动力。这种心理

状态使得埃尔诺与本我发生了冲突，导致她的自我疏离感愈加强烈，因此“她开始在夫妇和家庭之外进

行思考”⑥。埃尔诺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与奋起抗争的想法此消彼长，外界的强大干扰让她对自我的感

觉越来越不真实，自我疏离感不断涌上心头。有学者认为，在消费主义观念盛行的社会中，当务之急是

“尽可能地弱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注重在精神世界中实现个性、安全、归属和爱情、自尊的诉求

和体验，在平衡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追求自我实现”⑦。埃尔诺虚无的自我意识、触摸不到未来的

颓废无力感以及自我理想的无目标感，使她一步步成为物质社会的牺牲品。哈罗德·布鲁姆曾说“成

功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⑧。对埃尔诺而言，伴随着社会阶层的跨越和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痛彻骨髓的自我疏离感让她无法言表而又无可奈何。对读者来说，从字里行间跃然而出的疏离

感刺激着他们不断追问、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埃尔诺通过消解传统叙事并运用碎片、拼贴等方法，对

语言本身进行实验，创造出文本开放、不确定的意义，不仅引发了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也加深了读者对

作品中的自我疏离意蕴的感知。

二、阶层差异与家庭疏离

家庭乃社会架构之基础组成单元，其内部成员自当构筑起深邃的情感纽带。而家庭疏离则指家庭

或家庭成员间在某些情况下相互疏远或情感联结断裂。《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与家庭的疏离，是她在跨

越社会阶层后备受折磨且难以释怀的心结，“安妮的社会上升轨迹既是反映一个外省女孩凭借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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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成功进入统治阶级的过程，同样也是她愈发远离其家庭和出身阶级的过程”①。此征象恰是对社会

疏离这一宏观趋向的微观折射，更是社会架构深层次变迁与个体心理微妙变动交织作用之下的具体展

现，凸显出社会关系的多维特性与动态性质。家庭疏离的缘由千差万别，但阶级分裂也是诱发家庭疏离

的主要肇因。埃尔诺考上大学、考取教师资格证，进而成为一名教师，“但出于原有阶级的耻感和职业

擢升途中的坎坷经历，让即便有了高校教师的身份与知名作家标签的埃尔诺心理上依旧保留着‘阶层

叛逃者’挥之不去的阴翳”②。埃尔诺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跨越，但她的内心依然处于彷徨甚至煎熬之中，

各种困扰未能让她坦然接受她努力获取的一切。这种心神不宁的感觉，可以从阶层的特性找到答案。

“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占有关系是阶级划分的核心依据……社会分工关系、收入差别、生活方式、文化水

平、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等，也是阶级划分的标准……社会是由阶级组成的，阶级关系因而是其中最基

本的社会关系，阶层则是在阶级划分基础上一种更为具体的层次。”③上述观点表明，阶层同阶级一样，都

是多重因素“合力”形成的特定群体，取决于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就埃尔诺而言，虽然

她已经脱离原来阶层并在形式上实现了阶层跨越，但未真正融入她挤进的阶层，她的内心世界只能横亘在

两个阶层之间。由此观之，埃尔诺此时的世界处在原有阶层边缘，并未真正踏进她通过受教育而到达的新

阶层之中。埃尔诺成为家庭的骄傲，但是一条深深的鸿沟也横在了她与家人之间，“家庭的环境犹如一个

不再属于我们的封闭的世界”④。家庭聚会的饭桌上，众人的高谈阔论对她而言没有营养且乏味，让她感

觉在浪费宝贵的阅读时间。基于这种心态，她把他们的一举一动成倍放大，认为他们禁锢于自己的思想

信仰中，她只能百无聊赖地漂浮于觥筹交错的景象之上，而“不再对他们谈起我们”⑤。埃尔诺深感自己

的精神世界不必向他们展开，固执腐朽的思想难以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她选择独自与新的阶层慢慢接

触，由此与家庭渐行渐远，埋下家庭疏离的种子。她坚定自己作为阶层跨越者的写作立场，利用平实的

语言文字而不是象征资产阶级的华丽辞藻，呈现阶层跨越者群体特有的家庭疏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

“作家主宰着作品的生命”⑥，埃尔诺巧妙地将家庭疏离感融于碎片化表达，以碎片拼接手法呈现个人身

份转变前后的心理纠葛，不仅能让读者萌生出共同感受，也能让作品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文化程度的差别、知识结构的差异及价值观的不同往往也是导致家庭疏离的深层原因。埃尔诺在

成为教师前就已开始展现出一种超越父母认知的姿态，这是一种无法自制的精神上的优越感。“我们

固执地拒绝说明他们无法理解的音乐风格，他们……对派特斯和比尔海利的存在一无所知。”⑦埃尔诺

所在的时代物质资源匮乏，她的双亲踯躅于社会的底层，日常所及皆为缺乏审美情趣的生活琐碎与劳作

艰辛，深陷于上层社会视为粗鄙文化的泥潭中并无力自拔。埃尔诺自此已然意识到自己与父母的精神

世界迥然不同，她试图逃离个人的历史与地理空间，仅接纳学校和文学赋予的文化遗产，并意识到文化

已经改变了自己。她与家人的疏离，恰是从这一核心原点悄然萌生，透过看似平淡的文字传递出一种足

以让人扼腕叹息却难以言表的疏离。这种疏离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反映。家

庭作为最初的社会化场所，其文化资本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个体的社会流动能力，毕竟，“家庭的社会化

模式是浸染在家庭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之中的”⑧。埃尔诺不懈的努力与持

续的自我提升打开了通往更高社会阶层的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伴随着与原生家庭在文化层面的深刻

断裂。她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热爱，与父母对于日常生活的务实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家庭互动

中不断被放大，最终导致彼此之间的疏离。随着埃尔诺文化素养的提升，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交

际圈都发生变化，因而她与家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共同经历的记忆也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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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游弋于两个相互区隔的世界（社会阶层），身陷阶层缝隙中的双重身份往往催生出深刻的家

庭疏离感。这份疏离感源自灵魂深处对两个世界———从物质到精神的不同期盼与追求，是从生活范式

到文化品位的巨大差异。个体在仰视那个看起来“更为文明、更为卓越”的世界时，内心往往会泛起难

以名状的羞赧与卑微。当埃尔诺跨入新的阶层并实现社会迁徙时，却因无法改变原有的社会与阶级关

系而感到手足无措，对于这种疏离的不适，她做了令人哀伤的描绘：“父母在诺曼底小城里的照片转瞬

间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远离她身处的现代的、有教养的、向着很难说是什么地方前进的世界”①。埃

尔诺的父母生活于贫困的社会底层，与埃尔诺当下所处的上层世界，仿佛是两个永恒平行、没有任何交

织的时空。“此时的她既无法对新的阶层产生归属感，又已‘背叛’其出身阶层，成为游移于两个世界的

边缘人。”②她既对那个缥缈虚无的上层阶级怀有难以名状的自卑，又深受底层烙印所带来的根深蒂固

的耻辱感的困扰，这种交织的情感使她陷入了双重身份的心理煎熬与精神内耗的漩涡之中。埃尔诺以

精准的表达袒露出她的多重感受，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身处阶层夹缝中的个体心理上与家庭的割裂和格

格不入，以及那份纠结的痛苦与迷茫。埃尔诺将自己置身于局外人的立场，以冷静的旁观者视角和平静

得近乎麻木、冷峻如冰的口吻，将生活中的每处细节如抽丝剥茧般生生剥开，平摊在读者面前。“它以

客观的表现形式向读者展现活生生的记忆画面，将高雅与低俗并置，使叙述话语和叙事风格呈现出发散

性的特质，展现了审美意义深度磨平之后的平面感。”③她事无巨细地刻画了自己与家庭相处的画面，父

亲母亲的言语行为、家庭聚会上的一幕幕，无一不暗中汇成一股绳，将一系列家庭疏离现象逐步串联起

来，这些碎片化的描述将旧照片内容孤立呈现，让读者能够更好地在埃尔诺超然的叙述中细细品味她对

家庭疏离的复杂情愫。

三、岁月变迁与时代疏离

时代疏离是后现代社会的疏离维度之一，源于个人心理与时代环境的不协调，致使个人的身份认同

与社会认同变得日趋抽象和难以把握，让个体陷入多重冲突及焦虑之中。“科学的高速发展，转型时期

对人们心理的压力，社会的巨大变动，物质的不断丰富，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都市信息化的加速，人与自

然的严重脱节等，都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疏离感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环境。”④在工

业化和社会化的浸润下，时代发生了变化与转型，打破了埃尔诺与社会环境之间原有的和谐感，导致她

与所处时代之间产生一种无法言明但挥之不去的疏离感。就小说形式而言，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刻

意利用拼贴、去中心化的后现代手法，以看似毫无情感的文字批判时代弊病：疏离问题成为社会的一种

常态，极其尖锐地存在于人和人之间。埃尔诺曾说：“我觉得写作之于我的意义，是深入社会现实、女性

现实和历史现实，是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深入到我们的集体经历。”⑤当其他作家致力于展现外部世界的

巨变时，埃尔诺敏锐地将触角延伸至人的精神世界，洞察了社会巨变对个体情感与心理产生的影响以及

随之而来的人际关系的转变。埃尔诺最大程度摒弃个人评判、以冷峻语调影射现实的写作风格，也是帮

助读者理解后现代社会中时代疏离本质的重要途径。

新旧时代在生活习惯、认知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个体产生被时代抛弃的时代疏离感。埃尔诺生

长于旧时代，深受旧时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习惯了旧时代的氛围与节奏。社会的变革将像

埃尔诺这样的旧时代个体带入了新时代，他们不得不经历一个艰难的观念转换过程。他们仿佛属于两

个世界，但同时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这种被时代边缘化的感觉让他们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无法理解。

“在节日里吃午饭的时候，对过去的参照越来越少了……从前的时代离开了家庭的餐桌。”⑥家庭聚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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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索几乎贯穿了全文，从这个记忆点的不断演变可以引申出许多关于时代烙印的思考。家庭餐桌上

所闲谈的内容不断变化着，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更迭与变迁。对埃尔诺而言，记忆空间里的恒定文本无疑

是时代文化的多维度展现。文学是“文化记忆语境的生成媒介之一”①，必然无法脱离作者所处的时代

及文化背景，《悠悠岁月》当然也不例外，其中夹杂着战争落幕后的日常写真，承载着战时苦难的沉重记

忆，也洋溢着劫后余生的轻快欢愉。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连同战时的困顿与酸楚，以及

那些夹杂着饥饿与英雄壮举的战后岁月，一并成为她心中的过往。２０世纪中期，人们开始讨论飞碟和
人造卫星。音乐、电影等艺术作品也在不断变更着，他们有着自己的流行期，并不会一成不变地为人们

所青睐；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有关战争的回忆逐渐无法激起餐桌上的热闹氛围，一些老生常谈已经使
人厌倦，“恢复昔日感情的能力消失了”②。“孩子们的时代取代了死者的时代。”③二战、阿尔及利亚、戴

高乐、密特朗、五月风暴……历史的一幕幕回忆逐渐枯竭。弗洛姆说：“它使个人得到发展，却又使人更

加孤立无援；它增加了人的自由，却又创造了一种新的依赖……它使人越来越独立、自主，越富有批判精

神，同时又使他越来越孤立、孤独、恐惧。”④（其中“它”指现代社会制度）《悠悠岁月》碎片拼贴的呈现方

式不仅在形式上，更是在内容上传达出一种疏离感：那是一个不属于她的年代，她的心中对此产生的隔

阂感源自她对历史的搁置感。她明白当下与过去的巨大鸿沟，于是产生一种无归属感和流离失所感，找

不到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位置。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重塑了社会的面貌，工业则铸就了个体的欲望轮廓，快节奏的社会变革同样

是引发时代疏离感的重要因素。当世界迈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五彩纷呈的广告不断诱惑着人们向欲望

妥协。埃尔诺观察到这种现象，并感受到一种难以融入的异样感，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让她不断地进行

反思。“五月的一切理想都在转变为物品和消遣。”⑤彩色电视的出现代替了黑白世界，虚拟世界和现实

世界的距离被拉近了。埃尔诺对于摄像机中出现的自己、录音机上听到的自己感到局促不安，她仿佛开

始重新认识自己，但这一切使她感到不适。随着科技的发展，个体“担心自己在智能社会是‘失控的’

‘无力的’，这种矛盾引发的科技焦虑或回避心理是人生智慧经验和人工智能价值之间的博弈”⑥。就埃

尔诺而言，她努力适应新时代的一切，穿衣、阅读甚至表达情绪的方式都发生了跨时代改变，新时尚不断

出现。搬到巴黎之后，她被强大的现代性包裹，但喧闹沸腾的巴黎缺乏现实性，这座城市仿佛大到没有

边界，她带着旧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努力地适应巴黎的一切，她感觉自己漂浮在这巨大的空间里，

身体与心理都找不到一个安放之处。这种大规模的繁忙生活使她感觉“滑进了一种沉闷的现状”⑦，她

带领家人一同感受那曾梦寐以求的地方，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那种从前本该有的强烈的欲望了。进入

８０年代，４０岁的埃尔诺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接替了父母的家长角色，一切仪式仿佛都在重复从前的情
景，让她产生一种虚幻的不现实感。这种时代位置的交接让她感叹：“我们属于所有的时代，却又不属

于任何一个时代。属于我们的年代不在这里。”⑧数码技术的时代、计算机的时代和手机的时代，世界急

速变化着，埃尔诺对新鲜事物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在笨拙地阅读说明书、学习使用计算机等各种新

鲜产品时，她感觉自己被各种高科技束缚住了，深陷其中却不知所措。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

趋机械化的工业主义中，人变成一种物，其结果是，他们对生活满怀着焦虑和冷漠……”⑨。现代社会物

质化对人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压迫，这种容易被人忽视的疏离状态被埃尔诺有选择、有节制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且几乎未加评述，从而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评述之间，留下许多显而易见的空白和空隙，这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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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她有意为之的结果。伊瑟尔在阐释文本意义生成机制时写道，“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能够被完

整地讲述出来，因而文本不时被空白和空隙所打断，而对空白和空隙的填补只能在阅读行为中进行”①。

埃尔诺在文本中运用碎片化的表现手法，如同电影拍摄中的蒙太奇一般，片段与片段之间看似互不相

连，但可以通过激发读者想象力被巧妙地拼接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埃尔诺与文本之间既相互关联

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她与文本之间、片段之间的距离则无形之中流露出她心中欲说还休且连绵不绝

的疏离感。在这个时代，“个人迷失在巨大的城市里……他能活动，但独立感、意义感已不复存在”②。

对埃尔诺来说，这是她寄身的时代，而这个时代距离她又是那么遥不可及。在此，她虽然并未事无巨细

地清楚说明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欲说还休的叙事方法恰好给了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力的自由空间。有道

是：“作品在读者脑海中形成的虚拟空间越大、产生的隐藏话语越多，其文学性就越强。”③根据埃尔诺看

似无意给出的细节，读者可以在她没有任何修饰、近乎苍白的词句中，感受到她与时代相疏离的无奈与

失落。

结语

研究从碎片化书写出发，以自我疏离、家庭疏离和时代疏离维度为框架研究《悠悠岁月》中所蕴含

的疏离现象，揭示出以埃尔诺为典型代表的一代阶层跨越者的内在感受与自身经历的内在关系。凭借

自身努力从底层爬向中产阶级的埃尔诺，在历经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生活巨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与

自我、家庭乃至时代都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疏离。实现阶层跨越后，埃尔诺原本稳定的精神世界因陌生

的社会环境与自我角色的转变而不断动摇，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无目标感使她与自我产生了疏离；家庭聚

会作为一个重要线索完美展现了埃尔诺与家人间从身体到心灵的渐行渐远，她与家庭的疏离同时使她

挣扎与困顿于两个社会阶层中间；同样地，埃尔诺被夹在过去与现在两个时代之间，模糊的站位与新兴

的技术使她与时代疏离开来。研究从碎片书写切入发掘《悠悠岁月》中暗含的疏离现象，在丰富外国语

言文学研究视角的同时将哲学、社会学与文学进行了跨学科的融合，以唤起普通受众和专业学者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疏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彰显对人类整体精神发展的深度关切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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